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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冷的月光如水银般洒落，上等兵

依尼瓦提紧握钢枪，笔直地站立在哨位

上。他的目光投向远方的天空，那里，

一弯新月旁飘浮着一朵灰白的云。他

凝视着，眼中突然闪过一丝亮光，那云

朵的轮廓，竟像极了一把马头琴——那

把深深刻在他记忆中的马头琴。

在故乡哈日图热格，牧民们常在无

边的天际下拉起马头琴，悠扬的琴声宛

如天籁之音，在辽阔的草原上回荡。自

从去年秋天离家，远赴千里之外的南疆

从军，依尼瓦提已有一年多未曾聆听过

那熟悉的旋律。经过军旅生活的锤炼，

这个朴实的蒙古族小伙子不仅体格更

加健硕，还掌握了射击、驾驶等诸多在

草原上难以学到的技能。

刚入伍时，依尼瓦提性格内向，不

爱说话，常常独自陷入沉思。新兵班长

一度担心他难以融入集体。没想到，这

位沉默寡言的新兵在训练中异常刻苦，

劳动时也总是抢在前面，在同年兵里样

样争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依尼瓦提

逐渐敞开了心扉，与战友们建立了深厚

的情谊。

某次篝火晚会上，班长邀请大家轮

流分享各自的故事。依尼瓦提毫不犹

豫地第一个走上前去，他先用从家乡带

来 的 马 头 琴 深 情 地 演 奏 了 一 曲《天

边》。那动人的琴声仿佛带有魔力，将

战友们的思绪带到那遥远而美丽的大

草原。演奏结束后，他紧握话筒，娓娓

道出自己的故事……

那 是 3 月 的 哈 日 图 热 格 ，春 意 正

浓，是牧民们放牧的好时节。年幼的

依尼瓦提整理好行囊，准备随父母一

同前往深山放牧。一路上，他紧紧跟

在父母身边，手中紧握着家里的牛角

号。“爸爸，山里还住着其他人吗？”他

满怀好奇地问道。父亲微微一笑，神

秘地回答：“当然，这里还生活着一群

大山的守护者。”

当他们抵达一片开阔地时，父亲用

他那浑厚的嗓音唱起了呼麦。不一会

儿，远处的山脚下也传来回应。随后，

几位身着迷彩服的男人骑着高大的黑

马飞驰而来。他们与父亲热情地拥抱、

交谈。他好奇地打量着这些男人，心中

暗 自 揣 测 —— 他 们 就 是 大 山 的 守 护

者吗？

渐渐地，依尼瓦提与这些穿迷彩服

的人熟悉起来。原来，他们是驻扎在哈

日图热格深山中的骑兵连官兵。他们

巡逻时常与牧民们同行，保护羊群免受

野兽侵袭；到了周末，他们有时会与牧

民们联欢。在那一个月的时间里，依尼

瓦提与官兵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夜幕降临，篝火熊熊燃烧，宿营地

的气氛逐渐温馨起来。一位身材结实、

笑容可掬的领队班长，轻轻捧起马头琴

开始演奏。琴声悠扬婉转，仿佛能抚平

所有的疲惫。

依尼瓦提凑近领队班长，眼中闪烁

着好奇：“叔叔，前天你们赶走的那只黑

熊是不是山里最凶猛的动物啊？”

领队班长停下演奏，转头看向他，

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嗯，黑熊确实凶

猛。但要说最可怕的，还是狼，尤其是

那些饥饿的狼群。”他的话语平和而自

然，仿佛是在讲述一个寻常的故事。

不久后的一天，天空依旧宁静，突

然，羊群开始躁动，大黑马们也纷纷聚

集在一起，响鼻连连，似乎在预示着即

将到来的危险。“是狼群！”一声呼喊，瞬

间划破了这片寂静的天空。

转眼间，一只狼低吼着逼近，依尼

瓦提朝着远处的帐篷狂奔而去，内心的

恐惧如潮水般涌来，几乎要将他淹没。

那只狼紧紧跟在他身后，他转身奋力将

手中的牛角号向后扔去，试图阻挡飞扑

而来的狼。然而，狼只是稍微一顿，便

再次迅猛地扑上来。慌乱中，依尼瓦提

跌倒了，他绝望地在地上摸索着，寻找

能够自卫的东西，呼啸的寒风带走了他

的哭泣声。

千钧一发之际，一个高大的身影挡

在他身前。依尼瓦提抬起头一看，正是

那位班长叔叔。叔叔挥舞着手中的木

棍，试图将狼赶走。然而，在激烈的搏

斗中，叔叔的右手被狼狠狠咬住，鲜血

顿时喷涌而出。依尼瓦提吓得闭上眼

睛，放声大哭起来。幸好前来支援的骑

兵连官兵赶走了狼群，依尼瓦提一家也

得以安全脱险。

之后的好长时间，依尼瓦提都没有

见到那位叔叔。直到一天晚上，篝火边

又传来一阵熟悉的琴声。他循着琴声

找去，发现那位叔叔正微眯着双眼，深

情地演奏马头琴。那首《天边》的旋律，

如泉水般流淌出来，动人心弦。然而，

在篝火摇曳的光影中，他惊讶地发现叔

叔的右手只剩下三根手指！这一幕深

深地触动了他的心灵。

3 个月的牧期转瞬即逝，临别之际，

依尼瓦提将心爱的牛角号送给那位叔

叔。“我长大后，一定会成为像你一样的

人。”他坚定地说道。叔叔接过牛角号，

原本想伸出手摸摸依尼瓦提的头，然而，

当看到依尼瓦提那坚毅勇敢的目光时，

他左手紧握成拳，然后有力地向前一挥，

比出一个充满力量与鼓励的击拳动作。

依尼瓦提心领神会，攥紧拳头回应了叔

叔——这是他们之间的约定。

十年时光匆匆流逝，昔日的小男孩

已成长为一名军人，实现了他保卫祖国

的梦想。尽管他再未遇见那位领队班

长，但叔叔的身影和那个珍贵的约定，

一直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中。

哨楼上的风轻轻吹过，依尼瓦提握紧

了手中的钢枪。在这静谧的夜色中，那首

《天边》的旋律仿佛又在耳畔响起。他目

光坚毅地望向前方，似乎看到了叔叔那骄

傲的笑容和肯定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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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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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我到达马衔山脚下的

休整点。原计划次日清晨上山，不料

夜里接到山上雷达站的电话，告知山

顶正飘雪，上山计划恐需推迟。次日

清晨，阳光洒满山峦，我再次询问山上

情况，得到的回复是：大雪已经覆盖了

山路。

马衔山，坐落于陇右黄土高原，海

拔 3600 多米，地势险峻，天气多变，气

压与含氧量仅及平原的 60%。我此行

的目的地——马衔山模范雷达站，便

矗立于这山巅上。

数日之后，我再次乘车出发。谁

知刚启程便被告知山顶突现浓雾，能

见度不足 3 米，行车无望，行程再度搁

浅。

这短短数里的山路，竟接连让我

吃了两次“闭门羹”，我心中不禁生出

好奇，更添了几分登顶的渴望。

终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车

子沿着山间蜿蜒的小径缓缓而上。说

是“路”，其实不过是一条狭窄的土道，

宽仅三四米，一侧紧贴着陡峭的山体，

另一侧则是深不见底的山谷。幸而驾

驶员经验丰富，他神色平静地告诉我，

这条路他已经开车走了好几年。

沿途，车子需经过数十道弯，每至

急弯，驾驶员都会贴心地提醒我握紧

扶手；而当道路趋于平缓，他又会提醒

我备好相机，捕捉即将映入眼帘的牦

牛的身影。哪里路况崎岖、哪里风景

如画、哪里是风口，他的心中似乎藏着

一幅详尽的地图。

临近山顶，我远远望见一只巨大

的 被 涂 成 迷 彩 绿 的“ 雷 达 球 ”矗 立 天

际。进入营区，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

一排平房映入眼帘，那便是战士们生

活与学习的场所。

走 进 平 房 ，一 股 暖 意 迎 面 扑 来 。

一 排 展 柜 立 在 门 口 ，我 一 样 样 看 过

去 ：装 备 零 件 、工 具 、奖 章 ……“ 这 只

靴子怎么这么破，只剩下一半了呀？”

我顿时愣住了，展柜里竟然摆着半只

靴子——只剩下前脚掌，后脚掌则不

见了。

“ 这 是 我 们 站 里 有 名 的 半 只 靴

子。”身旁的汪指导员缓缓讲述道。那

年，山上遭遇了三天三夜的暴风雪，积

雪 深 及 腰 间 ，上 山 的 道 路 被 完 全 阻

断。为尽快恢复通行，官兵不顾严寒，

顶风冒雪展开抗雪救灾工作。暴风雪

过后，时任站长在巡查营区时，发现了

这只被战士穿裂的作战靴。他被官兵

战天斗地的精神深深打动，便将这半

只靴子留存下来。

“这个故事还有后续呢！”汪指导

员指着展柜里的一朵毛线织成的花朵

继续说道，“后来，有官兵家属来队，听

说了这个故事，感动于官兵的英勇无

畏，便亲手织了这朵花送给连队。”

我眼前一亮，回想起上山途中，曾

瞥见一大簇小白花。只是当时着急赶

路，没来得及细看。此刻想来，这朵针

织花与路上的小白花极为相似。

汪指导员告诉我，当地人将这种

花称为顶冰花，寓意着即便在冰雪覆

盖的恶劣环境中也能绽放美丽。

顶冰花——多么贴切的名字。我

想 ，它 也 象 征 着 这 里 的 官 兵 ，无 论 面

临 何 种 艰 难 险 阻 ，都 能 傲 然 挺 立 、勇

往直前。

不知不觉间，天色渐暗，第一天的

采访也接近尾声。我正准备下山时，

群山之间突然涌起一片雪雾。冷风裹

挟着浓密的乌云从远方席卷而来，山

腰的雾气也迅速攀升、扩散，整个营区

仿佛被一条灰白色的巨型毯子覆盖。

刹那间，四周变得模糊不清。

这样的能见度，即便是步行也难

以辨认方向，更别提行车了。我意识

到，今晚或许要留宿在这里了。

“你可是我们这里留宿的第一位

女记者啊！”汪指导员笑着说道。由于

山上自然条件恶劣、营房有限，来访者

通 常 都 是 当 天 往 返 。 即 便 是 家 属 来

队，也只是住在山下的休整点。说着，

他将自己的房间让给了我，自己则搬

去隔壁的班宿舍暂住。

我环顾这间不足 5 平方米的宿舍，

一 张 单 人 床 、一 张 书 桌 、几 本 专 业 教

材，再无其他摆设，倒是床头一句标语

十分醒目：扎根高山、不辱使命、恪尽

职守、建功立业。

夜里，我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

醒。我慌忙打开窗户想要一探究竟，

狂 风 席 卷 着 雨 点 扑 面 而 来 。 电 闪 雷

鸣间，我看见官兵三三两两地冲向阵

地 ，有 的 甚 至 来 不 及 披 上 雨 衣 ，便 被

狂风暴雨裹挟进一片迷蒙之中。

我关上窗户，冲出房间，恰巧遇见

在门厅指挥的汪指导员。

“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焦急地问。

“雨势太大了！我们必须立即赶

到阵地上做好防雷电措施，确保信号

畅通无阻。”他简短地回应后，便转身

冲进雨幕之中。

这排平房瞬间变得空荡荡的，所

有的宿舍门都大敞着，被子都被掀开

一半。不难想象，官兵一定是在睡梦

中被紧急召唤，匆匆披上衣服便奔向

自己的战位。

雨势愈发猛烈，风声也更加肆虐，

密集的雨线狠狠砸向地面，风吹动窗

户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过了一段

时间，我又听到了一阵脚步声，此时已

不再如先前那般急促，而是有序地回

到房间。接着，传来陆陆续续的关门

声，营区再次恢复平静。

那之后，狂风暴雨依然在肆虐，但

我睡得很安稳。因为我知道，官兵都

已经平安归来。

夜宿马衔山
■李攀奇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在草长莺飞的四月天，一群老兵和

家 属 们 ，千 里 迢 迢 重 返 故 地 ，来 到 舟

山。那一刻，距离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土

地，已经过去 30 多年。

那一年，刚过完春节，我和爱人提

前结束婚假，从湖北武穴出发，乘坐从

重庆开往上海的轮船，顺江而下。那

是我第一次乘坐轮船，有爱人陪伴在

旁，旅程并不无聊。傍晚，当我们抵达

上海码头，坐在候船室等待下一段旅

程时，我仍然感觉到房屋仿佛在波浪

中起伏。想到接下来还要在海上颠簸

一个晚上才能到达普陀山，我突然感

到疲惫不堪。

那一次，我们并未在普陀山停留太

久。因为爱人所在部队换防，我们简单

收拾了行李，从大船换乘小船，马不停蹄

赶往桃花岛。那四天三夜的旅行，我们

不是在长江就是在海上度过，一路摇晃，

让我这个内陆长大的姑娘对大海的向往

消失殆尽。至于欣赏惊涛拍岸、海鸥翱

翔的景象，了解部队生活，探访岛上的民

俗民风，这些都只能留待以后了。

两年后的一个假日，我们几个军人

家庭相约游览普陀山，并顺道探望驻守

在岛上的战友。那时还没有索道，我抱

着孩子一步步爬上山。山顶薄雾缭绕，

让原本浮躁的心变得宁静。

从前的舟船是慢的，汽车、火车亦

然。假期结束后，爱人归队，我带着女

儿一大早就乘坐班车赶往杭州。一路

上，女儿有些晕车，精神萎靡不振，看着

实在让人心疼。杭州只是我们的中转

站，次日下午，在售票窗口转签车票后，

我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挎着旅行包，挤

上开往家乡的火车。闷热的天气，加上

长途旅行的疲惫，让我昏昏欲睡。一不

小心，我松开了手，女儿差点掉到地上，

把我吓了一大跳。

旅途的艰辛不言而喻，而短暂的相

聚后又是分别。我也曾想过：何苦再遭

这样的罪呢？再也不去探亲了！但一

想到一年中爱人只有一个月的探亲假，

再次见面时孩子都不认识爸爸了，我便

又坚持下来。这样的探亲路，我带着孩

子一走就是好几年，直到孩子上小学、

爱人转业。

光阴荏苒，老兵已是两鬓斑白，对

军营的怀念却与日俱增。我们一行 10

多人重返舟山，追忆逝去的青春，缅怀

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家最大的感

慨是：这里的变化真大啊！

老兵们在记忆中的团机关所在地

寻寻觅觅，那座曾经人来人往、紧张忙

碌的办公楼，现在踪迹全无，在高楼大

厦间确定它的坐标都困难。环境的变

化令他们心中涌上淡淡的忧伤，但是旧

貌换新颜、日益美丽富饶的小岛又让他

们欣喜，这样熟悉又陌生的第二故乡才

是它该有的样子吧！

离开海岛后，我回想起爱人说过的

军旅往事。记得那一年，他参军入伍，

乘坐闷罐车抵达宁波。某个清晨，登陆

艇把他与新战友们送上了那座小岛。

他对火热的军营生活充满了好奇与期

待，渴望在军队的熔炉中锤炼自己。然

而，他未曾预料到的是，真正的磨炼远

不止学习和军事训练：在布满石头与茅

草的土地上建造营房、在台风肆虐的日

子里只能依靠酱油拌饭度过漫长的半

个月……即便如此，他和战友们始终保

持着昂扬的战斗激情。新兵连的训练

刚一结束，他们便纷纷写下血书，坚决

要求到边境前线参战……

那天夜晚，我做了一个梦。星空之

下，狂风呼啸着掠过树梢，汹涌的海浪

拍打着礁石。哨位上，爱人容颜年轻如

初，目光依然注视着前方，坚定、深邃又

辽远。

小岛上的来客
■邓金香

心香一瓣

品味那情感的芬芳

来丹丹来丹丹绘绘

和一双草鞋对视
■吉尚泉

现在，纪念馆的橱窗里

正洒下一场大雪

饮血的子弹和阳光擦肩而过

90 年前的草鞋

有草木的余温

五谷的味道

现在，我融入

参观者的行列

像一支在夜色下

行进的队伍，只能向前

我知道，草鞋翻过的雪山

一半在梦里，一半化作雪水

汇入迂回的江河

一双草鞋，还有多少

未解之谜并不重要

只要春天的高冈上，山花烂漫

更多的种子发芽

吐绿，成为春天的一部分

已经足够

第一枪
■谢克强

清脆的枪声响了

这是在南昌城头打响的

第一枪呵

这清脆尖锐的枪声

写意般溅起一串串火光

洞穿城头的黑暗

与其说洞穿黑暗

还不如说是关乎中国命运

生与死的对白

由此 它庄严宣告

共产党人将以革命的暴力

反抗反革命的统治

于是 第一枪响过之后

激烈的枪声此起彼伏响起

传向时间之外

一时间这意蕴深邃的枪声

让一些人热血沸腾举起枪来

却让另一些人胆战心惊

只因这第一枪呵

不仅预告一个旧世界坍塌

也预告一个新世界诞生


